
省图书馆是我的精神家园

郑育英
我是一名省直机关退休公务员。刚退休时，我给自己的今后人生做了一次新定位：不求名，不逐利，学无止境，不放弃，乘着我还没“老年痴呆”，把“文革”耽误的学业补回来；学海无涯，不局限某一专业，博览群书，主动阅读，持续“充电”，多读经典，少看或不看时尚书；厚积薄发，如有余力，继续操练我在职时的业余爱好——写点散文。有了新定位、新目标、新蓝图，就不能“蜗居”在家无所事事，应当营造自己新的学习环境。于是，图书馆就成了我的精神家园，我就成了一名背着书包上“学堂”的“走读生”。如今，当我步入宽敞、明亮、整洁、舒适，具有一流现代化设施的省图书馆新大楼时，真是欣喜万分，感慨万千。抚今追昔，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昔日的岁月省图给我带来的阅读快乐和幸福感。

省图书馆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的百年老馆。我清晰地记得，2009年，在纪念建馆一百周年的时候，省图领导精心策划组织拍摄了六集专题片《翰墨城堡》，向广大读者全面展示了省图百年发展历程和变迁史。最令人感动的是省图书馆的前辈们，1956年在长春新建馆时艰辛创业的历程和鲜为人知的博大人文情怀。让我记住了省图筹备处曹英这位当时三十刚出头年轻的女掌门人，如今已是白发如旗的耄耋老人的亲切话语，当她谈起当初为什么会把新址选在新民大街时说：“就是为了方便读者”；让我记住了谈起征集古籍、馆内收藏如数家珍的乔松田，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默默无闻热心为读者服务的常经哲，这些用自己的平凡书写崇高的老一辈省图书馆人的名字，她（他）们是一代又一代省图书馆人的典型代表。常言道：“吃水不忘挖井人”，我们一代又一代读者都应“饮水思源”，永远不要忘记这些为建设我们的精神家园做出过贡献的人们。

省图这些老前辈的好思想、好传统、好作风，已经薪火相传，发扬光大。我这么说绝非夸大其辞，更不是顺情说好话，这是我亲身经历，感同身受的。从2007年4月到2012年6月五年多的时间里，我几乎每天下午都去省图参加各种阅读活动，经常和省图工作人员打交道，他们处处为读者提供方便，时时想着为读者服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，至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。比如电子阅览室（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展播室）的视听服务就做得十分细致周到，主动热情。每周都有展播计划，将每天播放的时间、内容列表打印出来公布于众，便于读者按需求上“选修课”。展播室虽然面积不大，但环境幽雅舒适，视频设备不断更新，刚开始是大屏幕后来升级为高清晰的彩电，普通桌椅也换成沙发、茶几，周边还装修成书架式隔断，里面摆放着书刊和两盆花，给人一种家的感觉。我至今还记得，2008年1月6日，屏幕图像效果不太好，网络部孙主任立即带领两名员工拆卸，及时同厂家联系维修，保证了尽快修复播出。在维修期间，为了不让来看录像的读者空跑，还特意给读者在电脑上播放。他们还主动征求读者意见，想看什么，放多长时间，他们这么做并不是摆摆样子走走过场给领导看，而是实打实地适当调整展播题目，还延长了夏季播放时间，尽量满足读者需求。偶然有的光盘效果不好或主讲人用方言讲座，读者看不清听不懂，工作人员立即作出调整，主动听取读者意见，换上新录像片，受到大家好评。有时由于天气原因读者来的少，甚至只有一位读者来看，工作人员也不嫌麻烦照常播放，真是服务到位，充满人情味，令人感动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在此期间，我是在电子阅览室里观看展播出勤率最高的读者，也是听课笔记记得最多的学生。可能就是这个原因，我有幸连续三年被推荐为读者代表，参加读者座谈会，馆领导率各部室主要领导亲临会议，聆听我们畅谈、交流阅读的收获与体会，听取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共商谋划图书馆发展大计。气氛活跃，和谐温馨，其乐融融。

省图常年举办的各类讲座，如休闲时光话读书、吉林社科讲座、吉商论坛等，也都办得很有特色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2008年9月2日，特邀中科院院士、著名建筑学家郑时龄在五楼报告厅做的《中国的机遇、世界的盛会》专题讲座，引起我强烈共鸣，我憧憬着期盼着有朝一日去上海看世博会。我还曾先后观看了上海世博会总规划师、同济大学教授吴志强所做的《2010年上海世博会整体规划解读》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总设计师何锦堂做的《东方之冠，鼎盛中华》，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做的《精神财富从世博延伸—上海世博会给我们的启示》等多场专题讲座录像。
2010年5月26日，我终于梦想成真，亲眼目睹和体验了上海世博会的风采。被誉为“东方之冠”的中国国家馆作为永久性建筑，如同巴黎埃菲尔铁塔、布鲁塞尔原子塔一样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！想起这些我十分钦佩省图领导的高瞻远瞩，在北京奥运会刚刚胜利闭幕不久，就组织了这场意义非凡的报告会。

2010年8月24日省图公益讲座500期特别推出—名家专场，邀请厦门大学教授、《百家讲坛》著名主讲人易中天来长讲学，他在省宾馆所做的《我山之石——儒墨道法的救世之策》引起轰动效应，这与省图精心策划，精心准备分不开，会场服务人员全是由省图书馆年轻的工作人员担任，统一着装，十分精神；会场秩序井然，座无虚席，讲课效果非常好。

让我记忆犹新的，还有2011年4月11日，播放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石毓智讲的《荆轲刺秦王的历史真相》讲座专题片，其中，他对《史记》中的荆轲刺秦王的前后经过来龙去脉做了精彩解读。不过，他有一段对苏轼《和陶咏荆轲》诗的评价触动了我另一根神经，让我困惑，百思不得其解。他说，苏轼认为荆轲是狂生，不足道，《和陶咏荆轲》也是误读。坦率地说，我喜欢苏轼，读过他的传记和一些诗文。苏轼这首诗究竟是不是误读在我心里打了个大大的问号。试想，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时为什么把荆轲列入《刺客列传》而没放进《游侠列传》里？难道苏轼在诗中只说了一句“荆轲不足说”，因不合己意，就可以给他扣上“误读”的帽子吗？咱谁也别轻易下结论，我得再仔细深入学习研究一下，但不是简单地寻找是不是误读的答案，而是另辟蹊径，把《陶渊明集》中的陶诗和苏轼的和陶诗进行一次全面地比较、对照，探索研究。中华书局出版的《苏轼诗集》共有八册，为了阅读方便，我每天利用半天时间去图书馆看书，并准备了一个大开本笔记本，每页从中间画一条竖杠，下笨功夫把陶诗和苏轼的和陶诗分别对应着一首一首抄录下来，反复品读，细细琢磨，徜徉在两位大诗人不朽的诗篇中，苏轼在他晚年一共和陶诗达108首，几乎涵盖了陶渊明一生留下的全部诗篇。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。与此同时，我还阅读了《陶渊明传》，陶渊明、苏轼研究文集等大量书籍。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，忽然有一天觉得来了灵感，心里涌动着一种“我要写”的强烈愿望，于是连续奋战好几个晚上写了一篇《和而不同真君子—读苏轼和陶诗有感》。
可以毫不愧疚地说，这几年我没有虚度年华、浪费生命，我用勤奋的阅读和写作兑现了我当初的承诺，如果从2009年9月算起，我又创作了27篇散文，有的投寄给报社被采用发表，有三次在读书大赛征文中获奖，其中，2011年在长春市新闻出版局与长春晚报社联合举办的“我和书的故事”主题征文中，我的作品《和鲁迅相遇在2003》荣获一等奖（见2011年7月13日《长春晚报》）。“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”。尽管这点成绩微不足道，但我还是要发自内心地感谢省图：你是我修身养性长知识的平台，你是使我增加正能量的加油站，你是使我提高生活质量的源泉！

去年，省图书馆迁到新址，虽然离我家远了，但我依然心系省图。当我第一次看到大文豪郭沫若亲笔题写的“吉林省图书馆”苍劲有力的六个大字赫然镌刻在一块巨石的场景，就觉得心里沉甸甸的，思绪万千，浮想联翩。我写这篇文章，既是对我近几年在省图阅读生活的概括和纪念，也是对未来的约定，省图永远是我心中的圣地，我的精神家园。这可能就是省图情结吧！
